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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山阴赋
雁门重地，山阴要塞。八岭环拱，

二河襟带。北靠洪涛而通云州，南倚
翠微而接关隘。境殊可养，尧帝择而
构陶宫；山高堪凭，禹王据以驱水害。
轩辕之裔长存，佛宿之名永载。

然则三代以降，缘其扼中土咽喉，
至乃烽火不断；据雁门要塞，繇是兵家
必争。忆昔赵武灵王北略，周穆天子
西征。李牧伐虏，蒙恬悬旌。李广埋
骨，卫青垂名。薛仁贵守关，脱鍪而突
厥胆破；杨令公北伐，挥刀而辽兵魂
惊。于少保拒瓦剌，长城督战；八路军
袭日寇，狭路谋兵。畴昔雁门，惯见狼
烟滚滚；至今广武，似闻刀剑铮铮。

尔乃风历沧桑，物趋豪壮。坚韧
之精神长存，战斗之文化独享。于是
造汉武广场，立君臣塑像。武帝雄才
大略，指点江山；群臣勇武刚强，胸怀
气象。誓灭匈奴，以安封壤。真乃一
代圣主，千秋良将！两广武，雄伟壮
观；一长城，蜿蜒浩荡。观夫九垓苍
茫，四野清旷。忆昔昼战夜防，寒来暑
往。雨打铁衣，雪压营帐。血染沙场，
尸横塞上。遂乃汉墓成群，冢丘叠
浪。慨夫殉身家国，虽死犹生；埋骨疆
场，死何悲怆？嗟乎！今古军人，忠魂
不朽，功德无量！

尔乃地濡骨血，人赋精神。沙彦
珣以才高胜，米海进以善射闻。效杨
震之风，郭登庸秉公执事；怀菩萨之
德，王宪武积善济贫。任公之房师崔
增瑞，为官清正；民国之将领丰宝璋，
品性淑均。更有大明内阁首辅王阁爷
者，清廉耿直，务实求真。不事权贵，
胸怀黎民。亦有血性烈女，代王夫
人。风标自有，气节长存。磨笄以自
刎，取义而成仁。呜呼！山阴之地，多
生忠烈，辈出贤臣！

俱往矣！看今日之山阴，四方修

治，万姓熙雍。欣逢盛世，再现尧风。
斯乃重寻旧迹，更造新容。辟东部之
新区，绘桑干之胜景；复南山之古韵，
造西山之绿踪。正山河有味，而胜景
无穷也。

若夫佛宿奇观，翠微风物。怪石
崚嶒，奇峰突兀。岚霭迷蒙，灌木葱
郁。岩洞杳幽，洞天活泼。登巉岩而
志高，瞰溪壑而心阔。中有寺名化悲
者，坐居山腰，背倚石窟。孤松独石，
两山夹楼；百里鸣钟，二泉映月。诸天
之神仙全供，设廿六殿堂；八面之香客
来朝，谒三处楼阙。又有寺曰瑞云者，
风雨沧桑，荣衰更迭。瑞气长随，香烟
不绝。谦公寿塔，历经数劫而岿然；瑞
云古松，傲立千年而昂屹。

若夫桑干水美，湿地林深。沿河漫
流，千波淼淼；夹岸栊翠，万木森森。水
光柔而跃锦鲤，林色秀而悦珍禽。春波
盈盈，秋露涔涔。夏水湛湛，松雪沉
沉。晨日照林，木叶摇翠；夕阳铺水，湖
面跃金。四时如画，朝暮赏心。

而其桑水河滨，九龙湾处。有圣
母之宫，端公之墓。怪石、圣水、古寺、
深壑，圣母之境神奇；墓碑、神道、石
马、石人，端公之陵肃穆。祓灾祛病，
世代承恩；济世忧民，千秋仰慕。吁嗟
乎！故事凄美，人文富庶。

又有千佛古寺，烟霞洞天。千佛寺
石刻满崖，佛姿百态；烟霞洞幽洞悬壁，
气象万千。神仙胜境，天地奇观。至若
绿色王国，森林公园。则东南有杨莫岭，
西北沿洪涛山。绿浪翻滚，碧波连绵。

慨夫宏猷既展，壮志无央。人文
景观业已兴盛，经济产业自当腾翔。
盐滩构建园区，破茧成蝶；碱地辟成沃
土，改貌换装。牛乳壮骨，燕麦含香。
绿色生态，乌金故乡。八大园区并进，
三色经济恒昌。多元经济，各享荣
光。至矣哉！灵秀古城，新韵山阴，
必将更续辉煌！

朔州六地赋（三）

●●刘懿德刘懿德

深秋。
晋西北大山，一派苍茫。坐在山坳

或排排或零散的窑洞，镶嵌土崖，纹丝
不动，慈祥关注公路车辆疾驰。

2023年国庆期间，儿子、儿媳带孙
女不远千里，回老家达木河村，问祖寻
根，缅怀故去，感受源远流长。

这村是神池县朱家川河重要源
头。宋杨家将巾帼英雄穆桂英，戍边戎
马，镇守边关，曾驻该村。时地北有万
亩水域，名曰“海滩坪”，东西南皆重
岭叠嶂，左右携羊坊、马坊，军需供给
无恙。1958 年，村里在土城墙（村子
四面有高数丈夯实硬墙拱卫，状似城
堡，故该村又称南堡）下集体掏山药
窖，挖出成堆尸骨和大刀、长矛、玉带、
护心镜等物，铁证杨家将忠心报国，血
洒疆场。

村里人们口耳相传，浸染忠烈文
化，志存高远，坚强生存。抗日战争，解
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多有乡人响应
祖国号召，义无反顾，奔赴前线。我的
舅舅就是首批入朝志愿军某部侦察排

长，英勇牺牲，长眠在朝鲜土地上。受
革命红色文化感召，我和侄儿也先后走
出窑洞，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孙女听爷爷讲述，早把活蹦乱跳收
起盘腿坐在炕上。这窑洞土炕含金量
多高，谁也说不清，能说清的是它陪伴
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从我爷爷起（再
往上已无从查考），二百多年了，整整五
代啦。我家是爷爷手上迁来的，全村就
我们一家姓冯，爷爷、父亲都是扛长工
走过来的穷苦农民，一直就住在这“风
雨不动安如山”的窑洞里。

从迁来落地，窑洞就是生活摇篮。
父母常说：“人活脸面树活皮，墙上活的
一把圪渣泥。”我的记忆中，窑洞还是坚
强“卫士”。有一年秋雨连绵，窑洞成了
有窟子的大笊篱，堂庭穹顶中间偏左掉
下几块片石，窑头上的洪水肆无忌惮

“瓮咚瓮咚”倾盆，有的地方是“拚蛋拚
蛋”滴水。米面衣物之类全搬出院，大
小瓮底朝天扣下。母亲不怕窑塌，抱着
我挤在窑跟底度日如年。那感觉就如
一叶扁舟，风雨飘摇，沉浮波涛。不过，

叫人鼓舞和宽慰的是，母亲依然乐观，
说“那它晴呀！”母亲预言不虚，没多久，
太阳便露笑脸。经过如是洗涮，窑洞早
脱墙皮，瘦骨峋嶙，棱棱角角。

就在我给孙女讲故事的时候，窗外
悄然下起雨。淅淅沥沥，嘀嘀嗒嗒，像
仙音飘落。难道是父母在天上瞭见重
孙回来省亲喜极而泣，还是上苍沉痛追
悼窑洞曾经的“浩劫”？姑且兼而有之
吧。反正在这种雨境下，身在窑洞仿佛
置若梦幻世界，窑洞亦如人意，忽地化
作二老慈颜，张扬双臂拥抱儿孙……

在父母的认知里，命苦，受苦，吃
苦，都是因为没文化。所以他们铁下心
来在有生之年，把栽种文化作为首选，
把希望寄托于书香。用他们的话说：

“活着就是为了儿子念书”。为达目的，
他们不惜砸锅卖铁，也要供我上学。
1964 年，我考上一所省城的全公费学
校，可尴尬的是家徒四壁，没路费，怎么
办？父亲纠结如焚，从窑洞钻出来，钻
进去，好像窑洞藏有宝贝。猛地，父亲
长出一口气，蹭蹭走出窑洞，径直牵了

那头家里唯一能变卖的小驴驹走了。
过了不知多少时间，父亲乐着回来啦，
从身上掏出 15 块钱递给我说：“还不
赖，卖啦，你拿上。”我接过钱，不，准确
地说，那不是钱，而是一家人生活的指
望，是父母对我的天大希望。

当我离开窑洞，行进在上学路上，
泪水如泉，心潮逐浪。想了很多很多，
想父母，想窑洞，想他们厮守窑洞，辛辛
苦苦，惨淡经营，为了啥，图什么，越想
越辛酸，越想越觉得父母不容易，好像
一下长大许多，心中有了数，绝不能白
花了这笔钱。

卖 驴 钱 助 我 走 出 窑 洞 ，走 向 远
方。但不管走到哪儿，再远也没敢忘记
窑洞这出发地，没敢忘记父母残延病
身，省吃俭用煎熬生活，没敢忘记父亲
果断卖驴换路费的坚定……想着想着，
窑洞突然变得高深博大，变成朴实无华
的文化。

文化，自然是父母遗憾的稀缺，也
是他们毕生的向往和梦想。这无疑成
为家风传承。早在十几年前，远在东
南沿海厦门出生的外甥女，懵懂中就
在爸爸妈妈陪伴下，跨越山高水长，回
姥爷家瞻仰窑洞，亲近乡土文化。而今
孙女又闻风而动，呼应家风，从水泥森
林走进窑洞……一时间，窑洞不仅彰显
德高望重，也成为励志新生代成长的策
源地。

从 窑 洞 走 出
●●冯 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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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花儿桃花儿一朵朵
挨挨挤挤把悄悄话儿诉说
春风反反复复地路过
也不曾把只言片语截获
究竟有多少秘密值得如此探索
让一片片小叶子也羞答答地藏躲

曾经赏花的岁月已蹉跎
如今花开的日子似还多
只愿此生若桃杏花开灼灼
美丽的不只是绽放的诱惑
还有绽放之后恣意的飘落
以及飘落之后留下的硕果

花开随想
●●刘淑花

逛三亚
椰风爽气浴游宾，鸥舞波歌闹海春。
远浪涌来漪彩出，诗情点醉赶潮人。

与两位兄长品茗
窗对银滩倚凤娇，阳台慢煮岭南瑶。
海椰风抚俺腮鬓，闲饮流光听玉箫。

海棠春·朔州“老杆”回归
旧时焰火民情托，而今见、龙腾虎

跃。四季吉祥来，五福临边漠。
一声炮仗银花落，阁儿洞、欢歌似

雀。玉帝宴铺开，把盏明湖酌。

三字令·逛海南
风飒爽，气晴柔，约朋游。南海

逛，读春秋。亚龙湾，波浪缓，醉君眸。
名店宿，卧琼楼，乐眉头。尝美

食，荡轻舟。会良俦，情携手，抱金瓯。

太常引·致商界友人
勤劳聪慧赶潮流。深海驾商舟。

劈斩恶风波，稳把舵、穿过险丘。
志 存 高 远 ，心 诚 德 厚 ，守 诺 结

良 俦 。 情 暖 一 层 楼 ，店 铺 里 、和 风
畅游。

太常引·走近桃花
东风飒飒秀枝横。画影醉侬情。

一缕沁香呈，悄言语、欣闻鹭莺。
燕儿归塞，新芽渐绿，柳线小桥

鸣。雅韵出轩庭，幸见得、回眸媚生。

【双调·快乐年】除夕夜得句
硝烟偶有炮零声，深宵帘外宁。

过年也要慰民生，不可任随性。咱知
道禁放烟花令，温热初心原是情。

【双调·庆东原】
波涛石，椰树芽，琼州海岸总牵

挂。（那里也）能通陆贾，（那里也）能将
子夸，（那里也）豪气风华。千古物无
言，万里波涌画。

追波影，赶浪涛，天涯深处寻奇
妙。青丝渐少，春颜失俏，心劲蛮高。
且待（俺）强吼（一）声，试学青鸥叫。

【中吕·普天乐】看海潮
海欢歌，涛含笑。光肩赤足，一任

心飘。波浪玩，椰枝闹，俏色村姑有情
调，把南疆信天游吼过了山腰。引园
林早披翠袄，逗奇花起了情窦，催俺来
岭南搭个春巢。

诗词曲九首
●●宋建国

深秋的一天，我和我妈收拾菜园
子，拔架杆儿，收拢枯败的菜秧瓜蔓，不
由得发出“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的感慨，
从种到收，从春到秋，快得好像是一眨
眼的功夫。

我妈把几捆玉米秆扔到一畦子长
得七零八乱的小葱上，她很笃定地，又
有几分挑衅似地对我说：你信不信？明
年春天的羊角葱有了。

我信，我信我妈更信葱！
所有的蔬菜里，好像数葱皮实，旱

不死，天旱时顶多是不长了，但不长个
子长心啊，越是旱葱白包得越紧实，味
道也越香浓辛辣；冻不死，冻得硬邦邦
拿到暖处能“回”过来，栽到盆子里不几
天就会抽出嫩绿的葱叶儿。我们这里
形容姑娘水灵高挑常说“看那好看的水
葱一般”。

过去土豆萝卜白菜大葱是北方冬
储菜的四大天王，土豆萝卜窖藏从深秋
吃到次年夏天不成问题，白菜不好存

放，冻不得，捂不得，放在凉房里，时不
时地翻腾翻腾，摘去烂叶子。贮存大葱
省事，讲究的人家三五一组，把葱叶一
弯一折一系，自成一把。粗放一点，整
捆子随便往哪个犄角旮旯一放就行了，
一冬天随吃随取，十分方便。

因为这顽强的生命力，葱还肩负
着不可推卸的象征意义。娶亲时男方
拿一瓶酒，酒瓶上用红线绳绑一根大
葱。新人上轿，娘家把酒倒出，装一瓶
清水，把葱栽到瓶口给亲家还回去，意
思是女儿从此后到男方家“栽根立后
开枝散叶”。大年夜栽葱，取“发旺”之
意，葱不辱使命，不等破五就出脱得白
是白绿是绿，可真是发旺。这样一盆
生机勃勃的葱摆在灶头，便是春色入
户明媚鲜亮，使得蓬荜熠熠生辉。在
物质还不大富足的年代，这盆葱还是
正月里的绿色蔬菜担当呢，饺馅儿里
剁几根，菜汤里漂几星，简直就是活色
生香。

我妈六岁那年的春天，家里实在没
吃的了，姥爷杀了最后一只瘦麻鸡，倒
空了缸里的榆树皮面，攉搅到一起吃了
一顿不知该如何命名的饭，就领着一家
老小走了口外。第二年春天，姥爷回来
给他哥送莜麦，推开院门，一院杏花粉
白，畦子里小葱青翠，我姥爷站在院子
里禁不住热泪长流……在石拐那个叫
做“厂汉大坝”的地方，我姥爷曾无数次
地和姥娘描述过那畦小葱，以至于那畦
葱就长在了我妈她们几个孩子的心
里。尽管口外的莜麦雪白，口外的糜子
金黄，口外的席麻草一人高喂猪很上膘
……口外人憨厚好处，口外大队很关照
我姥爷这个庄稼把式。但口外总归不
是他们的家，挨到第三年秋收完，我姥
爷又带着一家老小回来了。

我姥娘常说，是那一畦子葱把我姥
爷给“晃”回来了。

我想，我姥爷是受了葱的启发：葱
都能活下去，人就一定能活出来。

去年我妈种的葱大丰收，丰收到什
么程度，用我妈的话说就是：不大大一
片地，起出牛腰粗九捆葱！为了体现老
妈的劳动价值，我从村里拿来九牛之一
腰。那么大一捆，一时吃不完，又没地
方存放，琢磨来琢磨去，只好放到小区
的绿地。

说实话，把这捆葱放置在公共区域
多少是有一点愧疚的，总觉得自己是占
了所有业主的便宜，或者说是破坏了小
区的环境——尽管那绿地早已斑秃，尽
管那些景观树比倒立的扫帚好不了多
少，但人家一定是奔着美和雅去的，至
少可以激发一下想象，我放一捆葱在那
里突兀兀地带进了俗世的烟火气息。
为此，在选择具体放置地点上，我动了
一番脑筋，踅摸了一个较为隐蔽的拐
角，将葱靠着一丛灌木立着。这样一
来，不显山不露水，关键是不扎眼。

就这样，等我想起来时，节令已经
是惊蛰。

我去那棵树下看望那捆葱，它原封
不动，和那棵小树并立了一个冬天迎来
了春天，枯黄的葱叶上还覆着前不久下
的阳春白雪。

我把葱提起来，解开绳子，捋去干
枯朽烂的叶子，大葱立马出息了，内层
的叶子墨绿，葱白丰腴瓷实，根须柔韧
鲜活。

关于如何安置这一捆久经风霜雨
雪而不死的葱，我又犯难了。只好请教
了老妈，老妈说，你找个花盆栽上。而
且栽的时候一定要把葱根上那个“肉刺
疙瘩”狠狠剜去，这样才利于它生根发
芽。我严格执行老妈的指令，把地下室
一个大号花盆倒腾到楼道，装了一盆尚
未化开的冻土坷垃，囫囵个儿把整理后
重新捆扎过的葱稳进了土里。我之所以

如此野蛮粗放地对待这捆葱，是为了
防止条件太优越，葱疯长起来，葱白空
虚疲软。就像火着得太猛放了大焰，
那剩下的就是灰烬——凡事悠着点，
节制点，大抵是好的，葱如是，或许人
亦如是。

现在，那捆葱在我家门口的花盆里
安家落户，而且长势正好，葱白嫩，葱叶
绿，做饭时候，我出门拔一棵，有点去菜
园里摘菜的悠然意趣。而这种倒栽过重
新生发的葱比远道而来的山东大葱更
嫩，比水培的小葱味道更浓。此外，这盆
葱还是我家门口的一道风景，出来进去，
我总是忍不住看它两眼，觉得郁郁葱葱
的“葱”就来源于葱本身。我家孩子开玩
笑说，我妈梦见那盆葱被人连盆端走，半
夜起来还得出门看看……我说，你妈我
就这点出息，你可别把我的葱不当个葱。

我估计，等这盆葱吃完，羊角葱就
续上了。

羊角葱就是去年秋天没有挖的那
些葱。

它们是葱中的弱者，没有得天时地
利，还没来得及长大，冬天就来了。严
冬可以摧残它们的茎叶，把它们打趴
下，但冻不死它们活着的信念，它们在
冻土里潜滋暗长，在冰雪下养精蓄锐，
等冰消雪融，春风吹过，它们就悄悄冒
出了尖尖的“羊角”，给餐桌添一点初春
新绿，给味蕾来一点鲜活刺激。等羊角
长成鹿角，鹿角的某一枝就鼓起了花
苞，孕育了葱籽——葱籽落地，又将开
启一场生命的旅程。

葱因为皮实，不矫情，好养活，不被
人稀罕，人小看人时往往斜瞥一眼，嘴
角下撇，即便没出声，喉咙里藏着一句
话：嘁，你算哪根葱！意思是说你啥也
不是个啥，微不足道。以葱比人，顺带
把葱辱没了。葱怎么就微不足道了？
可炝锅，可卷饼，可蘸酱，小葱可拌豆
腐，大葱可烧海参啊。

其实，做一棵葱也不错，不论境遇
如何，总是欣欣向荣，给一点水就发芽，
给一把土就扎根，给一缕光就灿烂，一
粒葱籽，哪怕是无意中溅落到石头缝
中，也要倔强地长出来。

浮生当如葱。是小葱，你就踏踏实实
拌豆腐；是大葱，有机会不妨烧烧海参。

浮生当如葱
●●杨晓兰

1989年，改革开放的春潮染绿了紫
塞大地。这一年的8月，经国务院批准，
山西省的又一个省辖地级市——朔州
市诞生了。1990年，经市委、市政府批
准，朔州报社筹备处正式成立。

1990年 7月 1日，《朔州报》试刊号
同广大读者见面，朔州的“报娃娃”呱呱
坠地了。它的刊号为：山西省报刊内部
登记证 0032号，据筹备组的同志回忆，
当时的办报条件极其艰苦，场地是租着
朔城区鄯阳街保险公司（大致在如今的
燕来商厦附近）二层的一间办公用房。
人员仅有七八人，有来自原雁北报社的
编辑记者和区县通讯组的宣传干部。
其时的《朔州报》为四开四版、周一刊。

1991年1月1日，《朔州报》（总第25
期）创刊号出版了，当时的市委书记和
市长联袂写下了《把进军号吹得更响
——贺朔州报创刊》的创刊词。创刊号
的出版，无疑在朔州的报业发展史上写
下了最具纪念意义的一笔。

那时，创刊号的刊号还不是国内统
一刊号，沿用的依旧是上面的那个省内
报刊登记证号 0032。创刊后的《朔州
报》仍为四开四版、周一刊。

1991年 5月，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复
同意中共朔州市委主管、主办出版《朔
州日报》，国内统一刊号为CN14—0031，
具备了在国内公开出版发行的资格。
但是，由于当时的办报条件还不成熟，
因此只能暂时出版这份少个“日”字的

《朔州报》。
1992年5月底，我应聘到朔州报社，

从头开始学习新闻编采业务。这一年的9
月份，《朔州报》由周二刊发展为周三刊。

1996年 8月，经山西省新闻出版局
批复同意，《朔州报》将于 1997年 1月 1
日恢复《朔州日报》名称，出版四开四
版、周六刊。经过近半年时间的准备，
1997年元旦这一天，《朔州日报》如期和
读者见面了。1月 6日，我以“本报编辑
部”的名义写下了《一个“日”字不寻常》
的评论文章。文中写道：“走过七个春
秋，历经艰难困苦……从此《朔州日报》
踏上了一个新的征程。”文章虽说稚嫩，
但也道出了全社职工的心声。

习惯上，人们把四开版的报纸称为
“小报”。《朔州日报》名称恢复后，上至
市委、市政府，下至广大读者，无不期盼
早日出版对开“大报”。对我们全体朔
州报人来说，简直成了一件日思夜想的
大事情。

2001年 1月 1日，对开《朔州日报》
闪亮登场了。在这一期的报纸上，我受
社长的委托写下了《大报当有大作为》
的评论文章，对报纸今后的发展充满了
梦想，这也是全体报人的心声。说起这
件事，至今难以忘怀。

2000年国庆节过后，社长交代给我
一项额外的任务：为 2001年 1月 1日的
第一张大报写一篇评论文章，要求11月
初见初稿。我深知这是一份苦差事，但

又不敢回绝社长的一片好意。于是在
10月底就写出了初稿，题目叫做《大报
当有大作为》，不足 1000字。在后来的
两个月中，先后七易其稿，平均八天就
得按照社长的意见重新修改一遍。因
为他很重视这篇文章，也征求过不少人
的意见，这样问题也就来了，一个人一
个见解，我只好按他们的意见修改，到
第七稿的时候，已与初稿面目全非了，
题 目 好 像 也 改 成 了《我 们 无 愧 于 时
代》。我也有些精疲力竭了。

为了出好第一张大报，报社专门从
太原请来了退休不久的《人民代表报》
副总编傅业先生坐镇指导。傅业，河南
南阳人，山西大学中文系毕业，先后在
雁北报社、山西日报社等地方工作，从
事新闻工作四十多年，在三晋大地特别
是太原、忻州、朔州、大同等地的名气很
大。这是因为他不但有良好的职业道
德，而且有精湛的业务水平。

2000年 12月 29日，我们就开始准
备元旦的报纸。《我们无愧于时代》这篇
文章也早早地上在了要闻版上。只是
在署名时意见有了分歧：有人赞同署名

“社论或本报评论员”，有人赞同署名
“本报编辑部”，还有人赞同刊发在“大
众论坛”（“议事坊”专栏的前身）栏目
里，署作者真名。最后，在多次讨论的
基础上，社长初步决定署名“社论”，等
傅老师回来后拍板。

到了31日晚上八点多，傅老师开始

审阅元旦报纸的大样，最后的问题又集
中在了这篇社论的身上。傅老师认为
这篇文章文题不太紧密，没有围住“上
大报”这三个字，说理不充分。继而问：

“这是哪一位写的文章？”
“永胜写的，这已经是第七稿了。”
“永胜，前几稿还在不在了？给我

看看。”傅老师笑着问我。
那时，我们还是手写稿，我把前六

稿找来一起给了傅老师。大约一个多小
时后，傅老师一手拿着稿件，一手拿着老
花镜来到办公室，笑着说：“社长啊，我看
还是用初稿吧。”望着我们疑惑的眼神，
傅老师解释说，“永胜的初稿，主题鲜明，
说理充分，气势也很贯通。”

“那就依您的意见用初稿，您看署
啥名好呢？”社长诚恳地说。

“署社论或本报评论员都可以，但我
觉得署本报编辑部更好一点，与题目《大
报当有大作为》也很吻合。再者，编辑部
文章和评论员文章的分量差不多，或者说
前者略特别一点。”傅老师温和地说。

“好，那就按傅老师说的来哇！”说
着，社长在大样上签下了“改后付印”四
个大字。

就这样，傅老师和我们一起迎来了
一个美好的2001年的元旦。

翻过一座座高山，闯过一道道难
关。2011年4月10日，彩版《朔州日报》
诞生，她为全省11家地市报出版彩色报
纸划上了圆满的句号。4月 11日，我发
自内心地写出了评论《彩报当有新作
为》一文，刊发在次日的“议事坊”专栏
里。全文不足1000字，从四个方面回答
了“彩报能否有新作为”这个广大读者
普遍关心的问题。其实，这不仅仅是个
回答，更是报社全体同仁给市委、市政
府和广大读者的一份沉甸甸的承诺。

三篇评论见证朔州报业之发展
●●陈永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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